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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时代和国界的神话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五百农妇缴一团”

� �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成为母亲，有的必须
拿起枪直面鲜血和死亡。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
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
师），当时成立时有

2500

余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

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
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
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 二过草地后，这支
队伍只剩

１０００

余人。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兼任第
1

团团长、政委，她总是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

三年前她已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这是当时女
性在军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让张琴秋更加出名的是在一次川军的一支部队进
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时， 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

500

女兵和医院保卫科男同志进行周旋， 用计使川军在阵
前倒戈。全川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一团”被当作奇闻

刊登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上。 在国
民党的一些报纸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被说成是“精通
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因为参加战斗， 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
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三大主力会师
后，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

300

余人。

有的女红军， 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而
红二方面军至少有

１８

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
一位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红

２５

军参加长征的是
７

名
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
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
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伟大的长征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奇迹， 也成就了坚强不屈的长
征女兵。 （据新华网）

� � � � 2

月
14

日，北京。 漫天纷扬的小雪带来漫漫的哀思。

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长征女红军谢飞在北京
逝世，享年

100

岁。 谢飞是海南文昌人，是参加中央红军
万里长征的

30

名女红军之一，谢飞的逝去，让人回顾起
万里长征路上女红军战士的英勇历史与慷慨壮歌。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 在时间的历史长河
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 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
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当
时有

2000

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除从江西瑞金出发的
中央红军的

30

位女红军外，陆续加入长征征程的其他方
面军女战士共

2000

多人）。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

艰苦跋涉。 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
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像男
人一样战斗，她们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
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
辉的一页。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

� � � � 1934

年
9

月，第五次反“围剿”

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
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也处于
危急关头。 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
战士们， 也面临着同样的难
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
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1934

年
9

月中旬，中央妇女部
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
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
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 李维汉
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
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
随部队转移， 到湘西去开展工作。

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
不要超过

30

人。 ”当时苏区的形势
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
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
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 但并不
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

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
酷的局面。 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
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的。 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
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
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

X

光机。但
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
待。她们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
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

照
X

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

年
10

月
16

日傍晚起，王
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
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

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

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

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

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

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等

30

名女红军和
8

万多中央红军
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
了长途跋涉。 她们的行装很少，只
许带

15

斤重的东西， 其中包括换洗
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 粮食由部队发
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
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
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
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坚决“不得八块钱”

� �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
劣的局面， 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
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
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
块钱作为生活费。因此女红军们提出了
一句简单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
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
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 阴雨天被淋
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
又常蒙着一层灰尘。 恶劣的条件使
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 她们最
头痛的是来例假。 当时在敌人的尾
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
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
步一步往前挪。 住宿时，三五个人
挤在一起， 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
上。 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
睡觉的本事。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

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 彭德
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
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

”无论男女，

无论职务高低， 宿营时都有一项

“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
谁。 为免去麻烦，有的女红军干脆
就推个光头。 一些顽皮的小战士常
常和她们开玩笑， 趁她们不注意，

从身后一把掀掉帽子，女人们光亮
的脑袋暴露出来，那些战士们则哄
堂大笑：“快看，尼姑来了。 ”“尼姑
也来闹革命了！ ”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女
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不抛弃不放弃。 部队进入云贵高原
时，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
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
钱。 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
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
动。 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
秀英累得气喘吁吁， 实在过意不
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
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
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我们都不能死！

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
把你一个人留下！ ”这对红军姐妹，

一个病，一个累，她们相扶相持，最
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女红军的欢愉时光

� �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哪怕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

刚开始突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

即使走在队伍中，也会拿着一把小梳子，时常拢一下散
落下来的头发。到了宿营地，马上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
一起洗个澡。 但随着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复杂，环境越
来越艰苦，她们唯一的享受就是用热水泡脚了。

每到宿营地， 女红军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
锅水， 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 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
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 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
个毛孔都打开， 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
开来。 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女红军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样。一
到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

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做
一些简单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
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
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女红军绝
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 其中身体
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
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 每到宿营地，男红军就
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红军是
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伤员。 急行军的间隙，她们
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 去村子里说服老百姓做挑
夫， 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
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 由此看来，她
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

� �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叫王新兰，

1924

年出生
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 她的叔叔王维舟是中共早
期党员。王新兰

7

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

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

年红四军入四川， 当时王新兰只有
9

岁，虽
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

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
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

15

岁的姐姐、 红军女战
士王新国鼓励妹妹王新兰报名参加红军。 时任红四军
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 当他见到王新兰扎
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
这么小能干什么？ ”

王新兰唯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 便大着嗓门说：

“我什么都能干！ ”“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 ”

这时， 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
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看王新兰参军
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
维埃组织后， 第二天一大早， 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
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
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 长征路
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从不叫苦
叫累，也从不掉队。 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
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
肩膀上。尽管这样，她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
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愣是用稚嫩的双
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